
坚守信仰，不忘承诺
        办公室 周超

八年前，当我第一次迈入法学院校门的时候，从未认真思考过自己的将来，只记得当时的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说，在座的你们，有很多人会成为未来的法官和检察官，希望那时的你们能够坚守对法律的一份信仰，牢记对人民的一份承诺，法学是人学，法律就是你们的人生。怀揣着懵懂，转眼间我已走上工作岗位快五年,在经历了身份的转换、角色的改变，职业的光环日渐散去时，法官这个称号，对于我来说才变得更为真实和平凡。有人说，法官不只是一种职业，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身份，一种使命，也许从我们穿上制服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我们将与责任、奉献、和牺牲结下不解之缘。
曾经有位当事人走进我的办公室握着我的手说了一大串感激的话，言语中我才明白原来他把我误当成了另一位已经调走的同事，当我告诉他认错人的时候，这位当事人非常可爱得说：“我谢谢你也一样，反正我只认得你们都是法官。”我不知道那位已经调走的同事曾经为这位当事人做过些什么，也许是在他最无助的时候为他减免了诉讼费，也许是在他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为他要到了赡养费，也许是在他目不识丁无力书写诉状的时候帮他口诉立案，也许只是耐心地听他倾诉同时递上了一杯热开水……每天，我们都要接待各种各样的当事人，有人会将不满转嫁到法院，有人会将脾气发泄到承办人员身上，有人会牢骚挂在嘴边，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宽容和忍耐，尝试聆听和善待。热心为老百姓办事，用心为当事人办案，这，或许就是我们的使命。
2006年9月，我被下派到温岭石塘一个海滨法庭工作，那里的条件虽然艰苦,却留给了我弥足珍贵的记忆和无法抹去的回忆。在那里，我体会到了冒着近40度高温爬山路送传票全身湿透的酣畅淋漓，也经历了顶着寒风出海执行坐在渔船上被海浪晃得呕吐不止的狼狈不堪；在那里，我忘不了第一次接到恐吓短信扬言要挑断我手筋脚筋时的那份无助与恐惧，更忘不了通知当事人来领取执行款时电话那头传来的欢声和笑语。曾经有位老人因为一场官司与我相识，作为当时的承办人员，当我告诉老人家没有借条是很难打赢官司时，倔强的老人瞪大双眼满脸涨得通红：“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明明借了我钱，说不还就不还了，什么借条不借条，我们老百姓又不识字，这共产党的天下还讲不讲理！法官同志啊，这是我十几年讨海打渔攒下的辛苦钱，是我风里来雨里去拿命换回来的啊！”老人的话说得我当时心里很难受。一次调解，两次调解，通知对方不来，我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上门调解，案子从立案到了结虽然不到一个月，但从调查取证再到调解执行，双方当事人家我们跑了不下十五趟，最后我们帮他要回了全部的本金。老人来领钱时偷偷塞给了我一袋刚从船上带回的海鲜，我笑着说：“大爷，你还来这一套啊！”老人家笑得像个孩子，他说：“我这辈子从来也没打过官司，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是啊，作为法官，也许我们一年要经手上百起案件，对于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份烦琐而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可是对于很多案件的当事人来说，也许一辈子他们也就打一次官司，我们的每一个判决，每一次调解，每一句言行，也许都会成为他们对人民法官的印象，对人民法院的评价。尊重自身手中的权力，保持内心那份纯粹信仰，敬畏胸前那杆天平，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使命。
一直都很推崇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作为人民法官，我们是正义的化身，是公平的代言，是公正的表率，我们手握人民赋予的审判权和执行权，在追求看得见公平的同时，更要保证看不见的公平。清正廉洁、防腐拒变，如果说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对于我们，那更是一条高压线。试想一个法制社会如果对司法廉洁都能产生质疑，更何况是司法公正、司法权威。有人说法官要成为一个守得住清贫的人，一个经得住诱惑的人，一个熬得住艰苦的人，一个管得住小节的人，我想说，其实我们只要做一个对得起这份工作、对得起这个称号、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这，当然还是我们的使命。
职业的选择可能是一时的，但为此而作的奋斗必将是终生的，求真务实、刚正不阿，鞠躬尽瘁、不辱使命，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也是源于生命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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